暴民的艺术--换个角度看上访

在台湾时，有同学问我:你们中国大陆的底层民众好可怜啊！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去上访申诉！他们真的好不容易啊！你们政府怎么也不管管！
小时候看到他们的大字报，也十分同情他们的“悲惨境遇”，顺便感叹世态炎凉。
不过，随着长大后对这类事情见识的越来越多，以及有机会通过更多的方面去了解这类所谓“上访维权”的群体，我也逐渐发现他们的背后，未必真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而是应了那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笑及可憎之处。
不可否认，这群上访维权的人中，的确不乏冤屈者。征地补偿不到位，法院判决不公，政府部门不作为…….他们真的很困难也很痛苦，渴望更高一级的机关单位，特别是政府、法院、检察院能出面为他们弥补损失，找回清白。但同样，这群上访者中也不乏大量居心叵测之人，以上访伸冤之名，行卑鄙丑陋之实。
所谓居心叵测，倒也未必如此。这群人的绝大部分，其居心大概只有两种，其一曰“理”，其二曰“钱”。“理”，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道”，而只是他们的诉求。在他们眼里，公正与否并不重要，满足他们的想法才是王道。而这些想“讨公道”的人，自知理亏却一再坚持，大多是为了想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解决涉案问题不够，还得解决自己那些与案件无关的生活问题；解决当事人的问题不够，还得解决亲友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些诉求，或者更直白些说是多要些“钱”，他们便可以使出浑身解数，展现其无助绝望或者歇斯底里的一面，博取旁人同情，胁迫单位妥协。这种出格的行为，已超越了上访的范围，而应归纳为“闹访”。“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成为代代相传的真谛。长期的“闹访”大戏中，主角们也钻研出一项项“闹访”本领，简直可以归纳成一种特殊的艺术。
这种艺术，大概可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曰哭诉，往往是一些大嗓门妇女的看家本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站在信访接待处嚎啕大哭，申诉冤情是假，吸引注意力为真。想想一群人围在机关单位门前满心伤悲，跟哭坟一样讲着自己的“伤心事”，柔弱的身躯映着冷冰冰的单位大门，很好地营造出了一种有关部门“以强欺弱”的效果。哭的不知情路人心生怜悯，哭的里里外外的工作人员心烦意乱。两千年前孟姜女能把长城哭倒，估计两千年后这些大嗓门们也能把天上的卫星哭成流星。《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曾犀利地指出：“为什么中国人的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的嗓门特高。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这些哭诉的“冤民”大概都深谙此理吧。
其二曰叫骂。与前面“哭诉”的凄凄惨惨戚戚相比，后者则颇有几分“硬碰硬”的勇士色彩。你是人民公仆你得解决问题，我不满意骂你天经地义！选择叫骂的多是一些血气方刚的男性，当然还有以骂街为名的泼妇们。这群人有胆量对着机关单位选择这种方式，毕竟也是在身经百战后有把握的选择。从国家领导人到村主任，从维持秩序的保安大哥到接待人员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些铿锵有力的挑战者可以在分分钟内能想到的人“问候”个遍，任凭这些人跟他反映的案件有关或无关。
当然，叫骂也不仅仅是嘴上功夫，有着肢体的配合才算完美。左手掐着虎背熊腰右手甩着兰花指开骂这种经典形象已屡见不鲜，最带感的应该是一边拍桌子一边亮嗓子。“啪~”“我X你娘的AAA~”“啪~”“我X你奶奶的BBB”“啪~”“AAA你贪赃枉法！”“啪~”“BBB你丧尽天良！”总觉得信访接待处应该为这些韵律感极强的叫骂者准备一组架子鼓或一副快板，一来可以发泄情绪，二来也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
其三曰行为艺术。哭诉和叫骂毕竟太家常便饭了，也许一些上访专业户们连自己都厌倦了这两种方式，他们往往会别出心裁搞出些引人瞩目的名堂。举条幅什么的也比较索然无味，一部部有开头有高潮的街头伦理剧才算精彩。在接待室打滚抗议的、铺行李生炉灶准备长期示威的、法院门前裸体羞辱司法的，抬着活人或棺材喊冤的....有些耄耋之年的老者也很愿意配合儿女们的行为艺术，被五六个人抬着手脚“扔到”单位门前的马路上，任凭人来车往，风吹日晒。有些人如是做是因为医疗纠纷，可是经过如此一番折腾，老人可能比医疗事故更受折磨。不过，这种行为艺术的上演也有着时间规律，一般早晚高发，春秋为宜。毕竟那些无理取闹的“访民”，纵使再“身残志坚”，也敌不过夏季午后被炙烤的滚烫的柏油路面。网络上流传的碰瓷者嫌地面太烫自己跳了起来的段子，看来也未必是虚构的。
其四曰温情。与前三种疾风骤雨式的艺术不同，这种艺术则有种港片的色彩。有的上访专业户见种种抗争不奏效，便转换战术与接待人员套近乎，称兄道弟、问寒问暖，妄图通过个人关系给自己谋些利益。曾经的斧头帮成了仗义的兄弟，面露歹意的包租婆则摇身一变为温情脉脉的桃姐。原来那副凶神恶煞的形象如此唐突的转换，若让旁人见了定会十分惊奇。可工作人员必定是见多识广，于每天的刁难中早已练就宠辱不惊的本领。纵使眼前的访民们把电影形象扮演得再出色，感情渲染得再到位，也不会也不应动摇基本的原则。
	上访制度实为中国特色，也确实为民众提供了伸冤的渠道。但是这一渠道却为一些法律观念不强甚至居心叵测之人所利用，成为讹钱谋利的途径。信访接待单位也为此深受其害。特别是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作为审判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一些人也往往寄托于这里，将想争取的权利极力伸张，甚至不惜以出格行为相要挟。
有长期接触信访接待的工作人员表示，现在的上访者中确实有冤屈之人，但比重并不大，六七成以上都是无理取闹。只要裁定或判决不利于自己，就断定是司法不公或办案工作人员贪赃枉法，没完没了地纠缠。亦或是身上钱不够花，便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把二十年前已经裁定、当时双方也已经接受的陈年旧案翻出来，要求相关部门出面解决。有时候一些领导为了平息事端打发走这些人，往往在访民不占理的情况下，“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发放一些“抚恤金”了事。可是这毕竟是一时之策。当这些无赖把钱花光之后，又会重举上访大旗。	更严重的是，这种“抚恤”又被当成是之前断案不公、工作人员不作为的证据，让这些闹访者更加肆无忌惮。当有关单位认为已经没有义务再去救济这些无赖访民时，他们又把怒火发泄在工作人员身上，对救济的不满演变成对工作人员的纠缠。恶意跟踪堵在工作人员家门口“讨说法”乃至人身攻击的事情屡见不鲜，严重影响这些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可是，这些无赖之徒抱持着“光脚不怕穿鞋的”的想法，对自己这种“欺软怕硬”的龌龊行为却毫不惭愧。
遗憾的是，现在的舆论多同情申诉无门的“冤民”，却鲜能注意到他们要求的无理；很多人批评信访接待单位“推皮球”、“不作为”，却没考虑到，面对刁民的无理要求，这些工作人员也是无可奈何--以理相劝不奏效，以暴制暴则会激化社会矛盾。
混杂在真正伸冤的访民中的流氓与无赖，已将“上访”搞得乌烟瘴气。可是为了保证那些真正的访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这一制度又不能轻易取消。信访接待人员纵使再受委屈，也得坚持他们的工作，而在满是戾气的接待室中，明天的苦情戏和荒诞剧还会继续上演。

